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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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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牟元元笛笛

墨西哥導演華堅迪柏素(Joaquin del Paso)上月攜首部
劇情長片《墨西哥有間怪工廠》 (Panamerican
Machinery)來港，出席第4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他接受
本報專訪時表示，不少墨西哥導演如依拿力圖、艾方素
卡朗等在荷里活闖出名堂，但他卻無意跟隨他們的步伐
勇闖荷里活，寧願在家鄉繼續其電影夢。
華堅迪柏素在1986年生於墨西哥城，15歲已執導演
筒拍攝短片，但直至去年才挑戰長片，拍出《墨西哥有
間怪工廠》，更憑該片獲邀參展今年2月舉行的第66屆
柏林影展。何解這麼多年才敢挑戰長片？華堅迪柏素直
言：「因為拍短片很難爭取機會參加影展，就算你不斷
申請都沒有用，我厭倦了不斷付出但作品卻無機會放
映，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讓多些人看到，所以才轉拍長
片。」
長片和短片是兩種不同的體裁，華堅迪柏素承認轉拍
長片是困難的，他提到電影只要長過18分鐘，之後每
分鐘都代表不少的錢，他拍了不少場景，可是他無法把
它們全部留在電影裡，要作出取捨是一大學問。只是
《墨》片片長只有88分鐘，其實有空間可吸納更多的
場景，他卻搖頭說：「電影愈長會愈複雜，我的宗旨是
保持電影簡潔，拍得愈短愈好是我的目標。」

喜用素人貪夠真
電影講述一班工人面對老闆突然離世，工廠要倒閉，
他們將面臨失業的情況。華堅迪柏素透露因家族擁有一

間工廠，他希望在工廠內拍一部關於人
們恐懼轉變的電影才拍了《墨》片。不
少影評人指《墨》片悲多過喜，華堅迪
柏素笑說：「可能我為人較悲觀。其實
又悲又喜的電影是典型的墨西哥片種，
記得電影在墨西哥上映時，觀眾認為是
一部喜劇，可是在德國上映時，當地觀
眾卻覺得是悲劇，所以我很好奇電影在
港上映時，港迷會如何評價。」
華堅迪柏素提到電影在工廠取景，而

戲中不少演員實際上是該工廠的員工，
「他們一生都是在工作，難得可以拍
戲，做一些從沒有想像過的事，感覺很
美妙！比起那一幕戲，我更難忘整個拍
攝過程。」問到為何寧用素人而不用演
員？華堅迪柏素澄清都有用演員，「因
工人要工作，我不可以全部都用工人。
不過，最主要原因是我個人問題，我較難接受非真實的
事，如角色是漁夫，找人扮，我深知他不是漁夫，會覺
得很假， 加上我喜歡同一些新面孔合作，很新鮮兼有
真實感。」
《墨》片除獲邀參展柏林影展和香港國際電影節外，
在瓜達拉哈拉電影節中更拿下「最佳墨西哥電影獎」。
華堅迪柏素直言:「沒有想過成績會這麼好。拍畢後，只
期望多機會參展，尤其是第一部長片，多參展才多人

識，才有機會拍下一部電
影。」他坦承《墨》片未盡
完美，有失手的地方，幸觀
眾沒有發現。問到會否想重
拍，令電影更完美？他直
言：「我不知道，這問題太
難了，要看有沒有時間，畢
竟一個導演一生拍的電影並
不多，比起重拍，我反而更
期待拍新片，每一部電影都
是個新宇宙，我已準備好迎
接另一個新宇宙。」

嘆與王家衛無緣
談到墨西哥導演的地位愈來愈舉足輕重，華堅迪柏素
認同現在是一個美好時代，如艾力謝路依拿力圖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艾方素卡朗 (Alfonso
Cuaron)等墨西哥導演都在荷里活混得風生水起，特別
是依拿力圖，在荷里活算是數一數二。不過，他指出比
起這些已經扎根荷里活的導演，墨西哥本地更有一班勇
於挑戰新事物、聚焦社會問題、拍實驗電影的導演，該
批導演亦漸漸成為影展常客，並更易借電影讓人們關注
墨西哥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比那些在荷里活打滾的導

演更接地氣，更明白墨西哥本地發生的轉變，所以他亦
寧願留在墨西哥發展，也不想移居荷里活發展。他直
言：「我對荷里活電影不太有共鳴，反而香港，如王家
衛導演的電影我很有同感。」他大讚王家衛是上世紀90
年代的標誌性人物，可惜他今次訪港與對方緣慳一面，
他坦承不敢與對方合作，王家衛有機會看他的作品便已
心滿意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娜

墨西哥名導華堅迪柏素
捨荷里活留鄉發展

牟元笛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的邀請下，
舉辦「跨越性別的中國傳統表演美學—京劇

男旦藝術」專題講座，分享男生擔任旦角去演繹京
劇的技巧和困難之處，講解男旦的緣起和發展：
「旦是所有女性角色的總稱，旦行又分為青衣、花
旦、花衫、刀馬、武旦、老旦幾種，而男旦出現的
原因是封建社會不允許女性登台演出。但一場精彩
的戲劇中需要有男也有女，那時的女性角色便由男
性來扮演，早期的旦角都是男人。而隨着時代進
步，女性演員全面覆蓋了旦角，所以便把愈來愈
少、由男性演員扮演的旦角稱為男旦。」台上的牟
元笛眼神含情優雅，說話自信且幽默。
他介紹道：「但不是每一個男孩都能學習京劇旦
角表演藝術，唱這個角色對天賦條件的要求很高。
首先，男旦不能有特別濃郁的男性特徵，臉龐不能
太過棱角分明，身材不能高大魁梧，中性的面性和
身材穿上戲服才好看。當然身高絕對不能超過一米
八，像我有一米七二，平時生活中可能會被定為
『二級殘疾』，但放在舞台上就是一個特別合適的
女性形象。」

立心追求做最好
因為一段《紅燈記》，少時的牟元笛被少年宮的
老師選中，小學三年級便去了戲校讀書，和
其他同學相比，人生軌跡已截然不同，他是
這樣說的：「每個人追求不一樣，想做的事
情也不一樣，既然我選擇了這個事業，就要
把它做好。我經常在小學同學聯絡群組中看
到其他同學的照片，大家紛紛結婚生子，樣
子也都變了，但他們說我沒怎麼變。每個人
都會選擇自己的人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
幸福。」為了現在的「幸福」，少時的他吃
了比同齡人更多的苦，旦角所需要的柔軟身
體和婀娜姿態，無一不是對男生巨大的挑
戰，而他只說：「還好，吃了一些苦，但還
吃得了，可能我從小的個性就很強，選中了
一件事情便會下定決心去做，熱愛京劇的信

念一直支撐着我，到後來我練得比身邊的女孩子還
要好。」
或許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小小年

紀，他不得不面對身邊同伴的排擠和來自同學的嘲
笑，「小時候被人罵過『變態』，那時候不知道
『變態』是什麼意思，後來知道了也會不開心，但
沒辦法，只能死扛，等到二十歲聲音變回正常，試
圖侮辱我的人就愈來愈少了。我認為作為男旦，只
有身處一定的高度，才能避免因瑣事受辱。」
與嘲笑和侮辱相比，更殘酷的是每個男旦都必須

經歷的「倒倉期」，即男生發育的變聲期。「那的
確是一個黑暗的時期，聲音變得非常難聽，鄰居經
常敲暖氣抗議，大聲喊『不許唱！』我就爬到屋頂
上唱，那時我執着得像個神經病。但是經歷過那段
黑暗時期，內心會變得更加強大。」那時的他雖然
不能上台演出，但還是每天堅持練功、讀書、查閱
相關資料等，「不斷自學，能吸收多少便吸收多
少，那時明白，原來戲曲的發聲是非常科學的。」
苦也好，樂也好，「曾經的事情，已經被我拋到了
很遠很遠的地方了。」他笑說。

命中注定做男旦
選擇旦角，用牟元笛的話說是「命中注定」和

「陰差陽錯」。「小時
候父母離異，把我的戶
口挪到了奶奶家，剛轉
學，就遇到少年宮京劇班
的老師來挑學生。老師問誰
會唱，我舉手說我會唱，其
實我哪會唱呀，就唱了一段
李鐵梅的《紅燈記》。老師
就『爆炸』了：『這小孩兒
怎麼會唱旦角呢？』問我願
不願意學京劇，我就說自
己沒學過，挺想學的。那
時候我身體弱，媽媽說練
練功對身體有好處，也的
確是這樣，總是踢腿下
腰，我的身體的確愈來
愈好了。」他說。
學旦角要有悟性，也

看感覺，並不是外表漂
亮便能成事，他說自己只有旦角的感
覺，對老生、武生等其他行當一竅不通。
電影《霸王別姬》裡的程蝶衣分不清演戲
與生活，《丹麥女孩》中的Einar在變裝中

找到另一個自己，電影中的類似角色彷彿
始終糾結於性別與情感之間，他笑說電影只是
虛構，自己對旦角的感覺僅限於京劇表演中，
進得去也出得來，「我非常清晰自己正在做什
麼，『我要練功』或者『我要學戲』，做完戲
就完全抽離去休息。」
有人認為，男旦的存在是封建社會陋習的延

續，理應隨社會開放而逐漸消失。他反駁道：
「京劇旦行的表演都是由男人創立的，它的唱
唸其實是合乎男性條件、適合男性表演的，現
在沒有必要再以全男班演旦角，也沒有那麼多
這方面的人才，但也有我們幾個師兄弟有能力
繼承這個流派。男旦也有很大優勢，比如在體
力方面，在《綠珠墜樓》中我跳得高、跑得

快，女孩子做得沒有我好。在舞台上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我能多跳半米高，這半米給觀眾帶來的視
覺衝擊力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時我們要一
邊跑一邊唱，對我來說跑完全不費功夫，就可以把
全部精力放在唱的方面。」

傳承看天賦緣分
男旦的篩選極為嚴格，除之前提到的面型、身材
等外在條件外，嗓音也是重要的天賦條件。當時
代變遷、輝煌不再，這個要經受更多疼痛和艱難
的行當逐漸式微。牟元笛現今在上海戲曲學校教
授旦角，為何作教師？他回答說：「也是機緣
巧合，那時在學校還沒畢業正在找工作，校長
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同時找到我的還有北京的
幾個劇團，結合自身的條件和性格考慮，我選
擇了留下。當時我也沒有太多複雜的想法，只
覺得教書是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現時的劇團其
實對男旦不是特別重視，也沒有給予他們足夠

的寬度。」
可是他的學生都是女生，十幾年學戲生涯一路走

來，從啟蒙老師到現在的畢谷雲老師，一起學戲的
始終只有他一個男旦。另一方面，中國現今尚活躍
在舞台的男旦—梅派胡文閣、程派楊磊和荀派尹俊
都在北京，常駐上海的只有他一人，即使也曾共同
表演或錄製節目，始終是聚少離多。擔心男旦後繼
無人嗎？「不用擔心，這也要講緣分，該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無所謂。就像畢谷雲老師80歲時才教
我，難道他也一直要擔心何時才能教個男學生嗎？
如何不符合條件，就算50歲就遇到男學生他也不會
教。所以我也不會考慮太多，一切順其自然。只要
我還在，我能演好這些男旦的角色就可以了。」他
說。

雲淡風輕憶吃苦雲淡風輕憶吃苦
不愁後繼乏人不愁後繼乏人

■■牟元笛的男旦扮相很吸引牟元笛的男旦扮相很吸引
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牟元笛早前在上海舉行了牟元笛早前在上海舉行了
人生第一個教學專場人生第一個教學專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牟元笛暢談入行經過牟元笛暢談入行經過。。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牟元笛展示旦角牟元笛展示旦角
做手做手。。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牟元笛親教女學生。 網上圖片

■■華堅迪柏素對港迷的反應很好奇華堅迪柏素對港迷的反應很好奇。。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墨西哥有間怪工廠墨西哥有間怪工廠》》劇照劇照。。

■■華堅迪柏素華堅迪柏素((左左22))今年今年22月出席柏林影展月出席柏林影展。。


